
	 1	

纪念张子谦先生 120 周年诞辰研讨会 

主题：古琴艺术传承与发展 

 

吴自英（旅美上海琴家）（张赫代读）： 

 
“纪念古琴⼤家张⼦谦先⽣诞辰 120 周年” 

张子谦先生是我们这一代和以后无数代琴家或古琴爱好者最值得尊敬的古琴家前辈之一。

作为广陵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当此张老 12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与张子谦先生相识是上世纪五十

年代。那时我师从王吉儒老师学习古琴，而张子谦先生的住所，正巧就在王老师家同一条马路

面对面的弄堂里。 

最初是王老师亲领我拜见了张老，是在张老的家里…… 

虽然我没有成为张老的入室弟子，但张老同样是我最敬仰的古琴界老前辈之一。而且有着

不解之缘。 

五十年代的张老，行动敏捷，说话带有强烈乡音的上海话。性格爽朗，也很和善。而操琴

技巧的娴熟，乐曲的流畅和优雅，浓浓的韵味都在潇洒中浮现。（那时正是张老古琴艺术的巅峰

时期。）这是我对张老古琴演奏最深刻的印象。 

得知我父亲从事眼镜专业。张老很爽快地对我说，如果方便，以后配眼镜就包在我的身上。

真的从那时起，凡是有关配眼镜等等，就一概委托我去办，十分信任我，直至晚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少年，张老曾对我说起他年少学琴和我年龄相仿，年轻真好，

可以有机会学习很多很多知识。 

记得六十年代初，一次也在张老家，正好遇到上海电影乐团团长龚万里先生。得知我正在

为电影《桃花扇》的古琴配音，当场在龚团长面前夸奖我聪敏。弄得我十分尴尬。记得曾有一

次也在张老寓所聆听张老操琴时，总感觉他的演奏，不光是潇洒、自如，更有强烈的层次感，

艺术的感染力特别的强。 

当我提出为何会在演奏中使用偏锋触弦时，张老毫无保留地跟我讲述了以书法来比喻，让

我更能理解易懂。张老说，书法中的真书（正楷）好比操琴时应用正锋触弦。严格而言，并不

是书法之巅的全部，行书和草书才是书法之巅真正艺术的真谛。其间包括偏锋、正锋间而有之。

古琴的正锋触弦叫做中规中矩，光有他艺术成分是不够的，很多琴曲会有大起大落，强弱和刚

柔相间。很多时候唯有偏锋才能达到更好的柔的演奏效果。边对我讲，还操演给我看，偏锋触

弦的那些位置和尺度等。那份热情和对我们晚辈无私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 

时光匆匆，瞬眼我也早就步入了人生的老年，在古琴演奏的各方面都大不如以前，比起张

老九十来岁时，弹奏琴曲还如此刚劲有力，流畅自如。足见张老的古琴演奏琴技和琴艺功底之

深之奥。我们是远不及的。 

张子谦先生曾语重心长的告诉过我，我们琴家一切都从老师那里传承和自身的努力而得以

成就。没有先人就没有我们每一个琴家的自己。在古琴艺术的长长河流中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琴家不光要自己弹好，也要有义务教好自己的学生，这样一代一代把中华优秀的古琴文化发扬

光大乃至永远。 

其实张老有很多优秀的徒子徒孙，后来都成为了古琴的大家。张老这一生，身体力行，他

做到了。这也是我们后辈应该尊敬的理由。想想我们每一个自己都肩负重任，自觉有愧。 

纪念活动日期临近，我因身体的健康原因，不能赴会，遗憾之至。聊将点滴回忆，献给张

老 120 周年纪念会。并预祝活动的圆满成功。 

                                                       2019 年春在美国西雅图 

                                                            

龚一（上海民族乐团一级演奏员、中国非物质文化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上海音乐学院硕士

生导师）： 

 

各位琴友，各位同道，同一战壕的人。我要讲的是：“张老师，真性情也。”其中有些故事

都是很多人讲过的，我可能会重复，我主要是想讲讲我对这个故事的感想，和我的解释。真性

情实际上是一种本真本色，童心犹存，喜怒哀乐，本心随性，敞开心扉，一览无余。张子谦老

师就是这么一位真性情的大师。早先在扬州，后来到了天津，再辗转到上海，他对自己的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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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夫如何，他没有把握。因此他想找人比试比试，这都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话。住在浦东的时

候，有人告诉他在这有一个会弹琴的人，这就是查阜西。然后“浦东三杰”这个故事从此开始。

最关键的是，他回来以后说：“比较下来，我还不差！”可见他毫无掩饰自己，是一种溢于言表

的真性情！ 

其次，他对于派别的问题，刚刚戈弘老师就说了“地分南北琴无二派”这个观点。我真的

是接受了他的遗传。现在很多派别都是以地域来分，我坚持以风格来分，这才是真正派别之分，

并非我的个人创造。历史上楚囚奏南音而获得了俘虏长官的一种优待；唐代祝家声、沈家声，

也不是以地名来划分的；“瑶琴夜久弦秋清，楚客一奏湘烟生”，楚，楚地来的人，他一弹琴湖

南的音乐风格就出来了。这些的例子很多，那么为什么古人早期的传统，都是以风格来区分派

别的，到后来全变成以地域来分？因为封建社会格局变了，画地为牢，占山为王，这样一来，

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因此我山南就山南派，你是山北就山北派，说不定这两个人都是出于一

个师门。像这样的派别还有什么意思呢？张老这个话似乎是在总结历史。 

刚刚我们说张老“学流水摔断腿”这故事已经算是老故事了。这告诉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一句看似平庸的话。其实我们人生都是贯彻了这句话，哪一个人到了 50 岁、

60 岁，他再也不学了呢？没有，谁都不是。张老很不幸摔断了腿，打了钢针，好了以后仍然去

学，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故事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因为那时候挤车子是类似今天早

高峰挤地铁，在那样情况下，这么样的老者上车不当，如果最后被人挤出来就容易出危险。但

他心情开朗，说我是驼背，还好我后脑勺没有着地，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的问题了，

而不是一个笑话。 

我们上课的确不按钟点，张老经常会抽支烟，摇着一个破旧的蒲扇，翘着二郎腿。这个状

态不是我们今天的教学了，我们是一起生活，共同度过这么一个下午。我很怀念这种上课形式，

也很希望今天也能够成为这样，当然我已经是 10 多年不教学。他说：“老伙计，上课真的有点

累的。”张老这样上课当然累了，前一个学生后一个学生，连着下午一个晚上怎能不累，这是种

诲人不倦的精神。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他在民族乐团也在音乐学院兼课，通知他去领薪水。他很惊讶，觉得

自己在民族乐团已经领了薪水了，怎么还可以拿这份薪水呢？在这里真性情已经表现的有点可

爱了。还有次（我也核实了一下），他跟他说这位姓丁的跟他说，我昨天在哪里看了一张琴 30

块，老琴，那时候老琴不稀罕啊，然后你明天赶快去，你看看！下午又来了个老者，跟他同辈

的，又把这话说出去了，说出去以后，明天上午姓丁的去到那个地方去看了，琴没有了，看到

一位老者穿着长衫，抱着琴，坐了三轮车走了，然后再到张老这边一来一说，张老大腿一拍：

“哎呀！是我跟他说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抢先一步呢！”结果是什么呢？绝交！多年老友顿时

绝交，很对不起，因为你这副德性，不是个人该做的事情。就这种事例我觉得真是了不起，现

在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到，不敢说。 

刚刚郑正华说到这个牛棚，那个时代很遗憾，真的很难躲避。进了牛棚了以后，张老对运

动不满，就随随便便讲句话，旁边有一个人，也是我们民乐团的同事，打小报告，张老遭殃了，

被批斗。抄家组的组长带了一批人去抄家，抄了以后其中有一个人缺德地说：“还有个手表呢？

还有一件大衣呢？”这简直是丧尽天良。然后抄家组组长就说了一句话，这是生活用品，给他

留下吧。同样都是抄家组的，一个是对待牛鬼蛇神的态度，有点过分，一个是按照人性常理出

牌。所以张老后来就惦记着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而过分的这个人，后来想想大概良心发现，

对我说：“龚一，你能不能帮我去美言两句，我去看望他。”张老听说后，眼睛一瞪：“他怎么还

来动我？”年轻人最起码良知得有，只是一个手表，还有一个汤钵子（就是捂脚的铜的汤钵子），

作为学生来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批斗会时，我那时候还在音乐学院，民族乐团通知我明天斗张子谦。当然我还最起码有一

点点人伦道德，我没有去。晚上我去了他家，因为在一楼，我就在窗子上面敲了两声。当时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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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惊恐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又什么人来抄家了？又什么人来斗我了？开门进去以后，

好长一段时间才舒缓下来。就这么一个学生看望老师的简单经历，却被他常常提起。简单的事

情，在特定历史时期里面产生一种震撼的感觉，现在想想真有点心酸。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大家都熟悉。“廿载功夫，下指居然还不实。十分火候，调息如何尚未

匀。”这就是徐立孙先生对他的评论，说他下指不实，气息不调。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如何正确对

待别人的批评，而不是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其中这个故事也体现出了徐立孙先生的直爽，有

问题马上给你点出来。点的对不对？不敢说，因为每个人的思维角度都有所不同，但是对听取

意见的人来说，我要过滤，我要思考，这才叫真正的听取意见，而不是表面敷衍。张子谦先生

非但不以为忤，还把这句话写成一副对联挂起来。这教了我们，不光是学琴，还是关乎做人，

怎么对待批评。 

还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那时在襄阳公园雅集。吴景略老师抽着烟弹琴，半支烟的烟

灰他也不弹掉，而是继续弹琴，然后烟灰会自然落下碰到振动的弦，仿佛鲜花四散很美很浪漫，

哪知张老说：“景略哎，别弹了！”吴老慢悠悠地说：“子谦叫我不弹我就不弹。”这个故事也不

新鲜，反映了我们老前辈友谊已到了什么程度，竟能如此直率地叫对方别弹了，这样的情况，

实在可爱可敬！然后晚饭以后在南京路口燕云楼，一批老前辈一起吃顿饭，在音乐家协会雅集，

一位姓刘的老师弹了 20 分钟，张老晃着腿抽着烟，已经按耐不住：“他怎么搞的，还没完？”

然后起来就走动了。 

多种事例都反映了我们的老师如此的真性情，正因为是真性情，才有了他音乐上如此洒脱

的表现。因为音乐是我们本性发端于指端的一种音响，一种情感。换句话说，音乐实际上演奏

者本人的性格和性情的表现，而这一点上他非常的吻合。1991 年的一个下午，在他天津儿子的

家里，70 岁的儿子看着老爹 3 点多了还怎么不起来，转而一想还是让老爹多睡一会，哪知道这

位老先生说仙逝就仙逝，连招呼也不打一个，真性情的和神们弹琴去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的福气啊！  

 

李凤云（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琴专业教授）： 

 

“传承是最深沉的怀念”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好！在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从 4、5 月份就开始了纪念

张先生的音乐会和巡演，所以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张子谦先生在天津。这前面有一个张先生

的简单的介绍：他的出生年月日和张先生 7 岁入塾，然后跟广陵派孙绍陶先生学琴，这些然后

张子谦先生就是孙绍陶先生对张子谦先生的这种赞美，我觉得孙绍陶先生对张子谦先生的赞美，

其实张子谦以后对很多学生也有这样的赞美。然后提起张子谦先必定要提到《今虞琴刊》的问

世，今虞琴社的创办，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就是张先生的《操缦琐记》。我真正开始读《操缦琐

记》是在张先生去世之后。那时候谢孝苹先生手抄《操缦琐记》大概有两册，他还回去之后我

就开始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震撼，觉得居然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一方面

学习，一方面积极筹备出版。最后非常有缘，中华书局也非常好的出版了该书。中华书局也请

我写了一个关于张子谦与《操缦琐记》的出版过程。我在中华书局的书评杂志上简单介绍了下。 

张子谦先生 23岁时离开家乡，到天津法租界的中孚银行工作5年。80年代我那时候在天津

音乐学院上大学，跟随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陈重先生学习琵琶和古琴。陈先生早年向吴景略和张

子谦先生二位学习，参与今虞琴社的活动，他把我推荐给张子谦先生学习。张先生在天津，他

的儿子，孙子，一共三间房，然后张子谦先生是在自己一个比较小的房间，有书桌，有一张床，

在那颐养天年。我也写过一篇回忆张先生的文章，叫《老师的小屋》，我在这跟张子谦先生学习

是我人生中重要的时光。张先生到天津定居之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张先生正在跟家人打麻将。

然后他就让我进屋坐着，给我一张椅子让我一块打麻将，我说我从没有打过，他说只有把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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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去才能上课。我就混在那一块打麻将，然后也是第一次喝酒，因为有时谢孝苹先生还有北

京的一些琴友到天津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要添菜，然后喝白兰地，张先生每天这样一小杯白

兰地，我那时候也经常喝酒陪他，这些都是非常难忘的。 

他晚年在天津颐养天年，本人有幸跟随左右，那时张子谦先生作为名誉教授，为我举办了

隆重的拜师仪式。再学一段时间之后，在天津音乐学院又举办了音乐会，非常让人难忘感恩。

（放 ppt 照片）这个是拜师仪式的现场，因为比较长，就看一下照片，这是当时拜师我们的院

长副院长系主任，一些音协的人在场。这是拜师仪式上，这应该也是张子谦先生最后一次比较

公开的演奏，这是王建欣跟他合奏《平沙落雁》。这是我的独奏音乐会，这时候我怀孕 7 个月，

张先生就总灌输我，说你看这个女孩子一学琴就是不行，一有小孩然后就全部放弃。就是这样，

然后我其实就要做给他看。这个是陈重教授和张子谦先生，还有我就是演出之后的合影。这张

是龚老师拍的，这是这跟老师去天津看望张先生，在张先生家拍的。这是比较大的房间，这是

我学琴的，这是 85 年张先生给我的一个签字，在我的抄谱子本上这样，其实对我是一个鞭策，

一个鼓励。有一些谱子是他让戴树红老师寄给我，赶紧整理，后面就写戴树红老师，有一句话

就是为凤云同志学琴重新整理定谱。在我那场音乐会上，张先生就说，说你不要光弹，跟我学

的曲子要弹前面跟陈重先生学的，跟李祥霆老师学的曲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还要唱琴歌。所

以那时候他就请沈德皓老师把《春光好》寄给我。《春光好》是根据《玉楼春晓》，然后沈心工

先生填的词，然后让沈老师寄给我。还有就是《梨云春思》，然后把鞠秀芳老师的音响给我，然

后边听，然后他边纠正我弹唱，那时候比较少的自己弹琴，实际上那时候张先生他是必须要求

我要唱的。这个是张先生的部分书信。其实书信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是约定上课的时间，当

然后来我们每天他要求下班都要从那过，不要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开始是怕打扰他，然后就是

说三天不行，你每天你就到这一趟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借书。那时候就是像《浮生六记》、

《桃花扇》这些，他其实早都看过，要重新给他借。还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开会，张先生问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有那小册子也就拿给

他看，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些东西也很感兴趣，非常有意思。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他

也说要给我女儿起个名字，他说你们父母取名字，我给她起一个字，我们的女儿叫“颐真”，是

古琴曲的名字，然后他用了一个对字上面的两个字，叫“韵松”，这是给我女儿起的。我们像一

家人一样，亦师亦友，非常美好度过了几年时间。所以在张先生 120 周年的时候，我想到这么

一首歌：“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拿什么奉献给您，我的恩师！”我写的《张子谦

先生古琴演奏艺术》其实就是在 10 年读《操缦琐记》以后，对张子谦先生的一个全面记述，然

后撰写《操缦琐记》，然后包括唱琴歌等等他的艺术成就全面的梳理。然后《涛声依旧》是对张

子谦先生的广陵琴韵的欣赏。演出主要在几个地方，北京中山音乐堂，然后天津大剧院，还有

武汉琴台音乐厅，然后还有长沙音乐厅，这样的演出，演奏会中，我们请了张赫——张先生的

曾孙，然后还有刘少椿的曾外孙女，因为张子谦也说跟孙绍陶一起学习，张子谦、刘少椿是同

时学琴的。赵晔也是我的学生，张赫也是我的学生，这场音乐会上都是广陵的传人。我们也请

书法家给张先生写了一幅实际上我们看集琴曲名，这么多的琴曲。实际上也证明张子谦先生他

涉猎之广，一个是艺术修养，还有文学修养，再有一个他对琴谱的涉猎也是非常广的，这个是

我们值得学习的。这幅字是张先生他写给我的。这个是因为他很多年不用毛笔写字，我们就鼓

励他，然后他就写了一幅，这是我们参加宴会的这几位同学，然后在我们家看这个，我要介绍

张赫，一个青年的琴人，苏州大学文学专业，又有家学，他跟我在天津学过几年之后在苏州上

大学，然后到上海跟戴老师学琴，琴学道路上是非常坚定地继承前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

们欣慰的一件事！再看张先生的墨稿，这是在演出之前的合作，然后我们的演奏的曲目，这是

除赵晔和张赫之外，我们三位音乐学院的学生演奏曲目我稍微介绍一下，都是张子谦先生非常

喜爱的。除他的老三曲之外，就是《忆故人》、《天风环佩》，这是张子谦先生打谱。这是在天津

大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武汉音乐厅，还有长沙音乐厅，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琴歌唱琴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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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汤良兴（原上海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 

 

首先我感谢戴晓莲，龚一老朋友，感谢这样一个纪念活动，纪念我少年时代的古琴老师，

张老，感恩他老人家，给我今天有机会见到好多的朋友，有机会在这儿用琵琶演奏古琴，有机

会跟大家认识，而且见到了 40 多年没有见到的许多的老朋友，使我非常开心！我今天不重复什

么与我无关的事情，我就讲讲我和琴，我和张老。 

我出生于一个江南丝竹的音乐家庭。我小时候喜欢江南丝竹，拉二胡、弹琵琶，13 岁考进

了民族乐团（看中我乐感好，说我手长得大）。第二年，因为我是插班生，第二年毕业的时候我

给晓莲一张照片，学馆毕业时我 14 岁，照片当中我最小的，第一排年纪最大的是张老，是 65

岁，1962 年。我是学琵琶的，这个民族乐团培养我，我自己也比较用功，也不算笨，所以他们

就把我作为重点来培养。第二年，他们觉得我弹奏技巧不错，进步也很快。在北京学了一年琵

琶跟五位老师学，回来以后他们说小汤弹得不错，进步很快，但素养不够，让我们听了有点要

血压升高，怎么办呢？艺术委员会真的慎重讨论，让小汤去跟张老学琴，好好培养他的文化和

琴的素养。于是我就到张老家里去，我记得他一个人开了门说：“你来干什么？”我说：“领导

派我来跟你学古琴”，张老回答“哦哟乖乖，你怎么学古琴，你不是弹琵琶的吗？”我说“我是

弹琵琶说我修养不够，要跟你来学古琴。”张老说“太好了，那我就教你了！” 

一开始就教我上弦。看他很轻松，一手拿着弦一弄，一弹音就到了，他说你试试看，我掏

出手绢学他，一用力崩到了脸上。他说：“你这个就是要吃亏，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多崩几下，

就不吃亏了。”他说不仅要用力气，还要内劲。就这样我跟张老师学了琴以后，慢慢因为张老是

我们团里边唯一的琴箫合奏的，年纪最大的两位，我们称张老和孙老，十分受人尊敬。他们的

节目基本上都会在上半场的第二第三档，所以张老的《忆故人》，《平沙落雁》，我虽还没有弹，

就已经基本背出了。我慢慢体会到，看谱以后实际上是第一步，真的要弹好一辈子不见得弹的

好，我弹琴反正已经弹不好了，所以好好弹琵琶，用琵琶演奏古琴曲。我渐渐地积累了五六首

曲子，第一首就是《梅花三弄》。那时候《梅花三弄》我还演出之前，张老生老还是艺术委员会

的，他们都要来听，这不像现在上台之前谁都不听，发现问题来不及了已经演过了，当时是不

允许的。我第一次演《梅花三弄》时战战兢兢，下台来问张老，我用了一些吴景略先生的打谱，

没有全用张老的。我问道：“张老，你觉得梅花怎么样？”“弹的好，比古琴好听。”实际上他肯

定有觉得有不够的地方，但以张老的性格，对于年轻人你只要有一点好的，他就会鼓励你，所

以我听了非常感动。后来才知道打谱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在琵琶上运用古琴对琵琶影响很大，比如说酒狂指法，弹一弹，拨一拨就起来了，

琵琶却难弹，我刚开始也没有办法，但好多东西如果太好弹，弹一遍都会了，我也就没必要弹

了。所以我在《花木兰》当中就在第二段中模仿古琴音色一空一实，一泛，不会同度在一个弦

上弹两次。《花木兰》现在弹好的人不少了，但是真正弹好这个一段的古琴的并不多。  

我在美国十多年，第七年也得了总统奖，我古琴也演得很多，谭盾的一个酒歌，我就是弹

琵琶、古琴。重要的演出我们用现代的，演了以后我们还演现在的歌舞，根据琴韵箫音配舞，

1500 个观众十分喜欢。我们在百老汇也这样演，我觉得古琴应该讲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文

人乐器。我们的琵琶好多四种谱子，包括指法开始的记号、两手的静止，包括我们泛音起、泛

音落、挑弹都是来自于古琴。我在台湾也是教了些古琴的学生，那时候招第一批学生就是要学

古琴，主要乐器之外选修、必修都要选古琴。我觉得现在古琴形势大好，也出现了一些附庸风

雅的俗流，但如果照张老的性格来想一想，我们能够有今天，正道人一定少，俗道人一定多，

但是有那么多俗道的人来附庸风雅来学古琴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做得好，俗道的人渐渐地引

入正道，古琴是个了不起的力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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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红雨（旅德古琴家、成公亮先⽣之⼥）： 

 

我每次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有种回到一棵大树的根的感觉，我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

在上海待了九年，附中以二胡专业考入上音，学了一年以后，按照他当时跟我聊天的话讲就是

他当时把二胡所有的曲子都拉完了，好像没有曲子可以学了。他同琴房的同学是弹古琴的，他

觉得挺不错，就改这个专业。从那以后他在附中学了三年的古琴，第一个老师是刘景韶，第二

个老师是张子谦。从他开始学古琴到结束，其实就是三年的时间。上大学以后他开始学作曲。

我对张先生的了解是从我父亲这里得来的，还有后来几次会议，以及一些老前辈口中聊到的张

先生。我自己非常遗憾，我没有见过张先生本人。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来自我父亲，大概在 3、4 岁的时候，那时候明琴“忘忧”刚刚到我们

家，大概是 76 年，有一次父亲把琴拿到院子里去，那时候我们生活在山东省京剧团，然后下面

有个很大的院子，让我拿着琴坐在楼下草地上摆个弹琴的样子。我那时候非常小，不知道怎么

弹，他说没关系，你就做一个弹琴的样子，我拍一张给我的老师张子谦寄过去，他会开心的。 

父亲在 2008 年出了《秋籁居琴话》，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张子谦先生在近现代琴史上

的贡献。这篇文章是 2008 年 11 月写的，后来是收到三联出版社的《秋籁居琴话》面。这篇文

章对张先生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第一部分提到了今虞琴社、还有今虞琴弦，还有《操缦

琐记》。第二部分讲到跟张先生习琴的概况，还有张先生的演奏风格的形成和对古琴的独到的理

解。这里特地提到他师从孙绍陶先生，却与老师的风格相距甚大，他并不是一个重复老师的

“好学生”。而是一个创造性强的琴家。在广陵派的基础上，他充分吸收了个其他各家各派之长，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广陵琴派的传承过程中有所超越，这正是他信奉艺术上独立自我的

结果。我从小跟我父亲学琴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这一点。 

我 7 岁在宜兴上的小学，父亲过节时带着“秋籁”琴回家教我弹琴，教材是《古琴初阶》。

这本书到现在我还在用，他说这本书编得特别好，言简意赅，没有多余的、冗长的废话，讲得

非常清晰。后来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了古琴专业，开始系统地跟我父亲上课，在上课过程中能

体会到张先生在我父亲在音乐上面的传承。比如弹到某个曲子，可能我弹的那个地方恰恰是在

我父亲看来是跟他不一样的，但是他听听他会说你这样弹也是可以的。当时他立刻就会举例子，

说那时跟张先生学琴的时候，有的地方我的处理、理解不一样，张老他说你这样弹也不错。所

以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时候在风格上可能是没有对错的，而是个人理解审美上的一个

问题。 

张先生这种对于艺术一种更广阔的理解影响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在他的教学过程中，经常

会谈到这一点，尤其强调张老做到了继承传统，也做到了发扬传统，并且是一个为日常生活快

乐而弹琴的琴家，追求的是“人琴一体”的高尚境界和精神上的自由自在。张老的《梅花》、

《龙翔操》是他的代表曲目。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家听很多老琴家的琴曲，听到张老我父亲会

非常兴奋或者手舞足蹈，会赞美这段有多么精彩，多么的潇洒。然后我说《梅花三弄》、《龙翔

操》你弹给我听听，我爸说他不会，因为《龙翔操》《梅花三弄》是张先生的艺术上的最高的一

个境界，那是他的性格、个人的审美和长期以来的综合的一种体现，他说我的性格不是这样，

所以我学不会到他那么完美的境界，所以干脆就没学。他理解的张先生的琴乐是到了一种极致

的状态，如果模仿的话，最多是模仿得跟他一样，没有意义，只是一个录音机，然后重新播放

而已。但是他继承的是张先生的审美上面的非常重要的理念，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你不必

像老师。在 80 年代的时候，《忆故人》是成为我父亲当时的一个代表曲目，他弹的非常细腻，

并且速度也比较慢，所有的的衔接与变化，他都处理得都跟张先生非常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父

亲最后在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创造。个人的强烈的风格，在这点上完全是受到张先生的影响。

再加上他后来又作了很多新的作品，比如说包括跟西方的音乐家的一些即兴的作品，或者是自



	 7	

己独立创作的《袍修罗兰》套曲，所有的这些创作过程中我们都会讨论，包括在天津音乐学院

上琴课的时候，也会提到张先生对他的影响。这也影响到我，所以我目前也在做一些创新、琴

曲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 

 

唐中六（四川成都歌舞团原团长、琴学家）： 

 

各位琴友、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坐了一天，听到各位老师琴友讲了张子谦先生的很多

优美的故事，对他的一些介绍和他的琴学美学的著作，填补了我这一生唯一一次和张先生的心

灵接触，一个很大的补充。给我感受是张先生是广陵派的领头人，在琴学领域，从20年代到30

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到 70年代，甚至 80、90年代，这数十年当中，对中国琴学

贡献重大！我认为张子谦先生，虽居广陵派，但是他不仅是广陵派，更是体现着中国琴艺。所

以他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几十年领导我们，创立中国琴学，树立我们中国琴艺传统传承这方

面的很大成绩。今天音乐学院给我们搭了这么一个平台，这么多朋友还受他的影响，还来追忆

他。 

1989年 3月 20日，因为要筹备成都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经天津音乐学院为我联络，

对张子谦先生有一个亲近式的访问，而且很短，只有两个小时，但是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

深，正如今天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张先生的琴德和琴声一样美。张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谦虚，

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远道来访问的人非常的感恩。他认为你们从四川来，从北京来看我，他

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对我们这些远道的客人非常热情。在那一次访问中，我因为要为筹备 90 年，

1990 年的四川的琴会，全国性的琴会，他听到是我的主题以后，张先生说：“四川川派古琴很

重要，很好，四川要搞的每一次琴会是我们全国琴界的大事，我一定要去成都”，这是他的原话，

因此才有后来张先生给我的书信，和张先生填的 1990 年成都琴会的参会的表格。然后在 1989

年 6 月 4 号落款的一篇琴人文章。我认为这一篇文章也是我现在晓得可能是张先生一生最后的

一篇文章。因为昨天会上发的一个文章是 88 年的，张先生的《操缦》里面那本书里面收的文章

是 1986 年止，那么我的手里的这一篇文章是他的 1989 年 6 月 4 号的落名，这里面我们访问的

琴界就是说我去拍了一组照片，涉及到我们 5 个人，我们 5 个人前头的 4 个，王迪先生走了，

许健先生走了，张先生也走了，冯光钰先生也走了，现在就孤生了我一个人。所以我对这 4 位

老先生表示了非常沉痛的怀念。今天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张先生的，怀念张先生。我们对那些老

先生的情谊和琴性和琴德的一种关心，我就把我收集的张先生的那些那些给我的信件以及他填

的表文章等等，我把它整理了一个册子，今天送给我们这次的会议。其中有很多照片，非常珍

贵！前头有一篇我写了一篇前言，也就是张先生的手稿，全是照片！太珍贵了，非常珍贵！因

为他整理 90 年的琴会的表。各位张先生的琴艺琴学，我们今天坐了一天，大家谈，我感觉到我

们有责任，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张先生的琴德琴学方面的创造。 

刚刚的大家都讲得很多了，但是回想我们今天的情节，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从事古

琴我也有好几十年，我说我的思想第一个时间大概是 60 年代 70 年代，我感觉到古琴的这些非

常的微弱，需要抢救。我在成都组建了一个民族乐团，领导来视察的时候，给了肯定，当时就

提了一个意见，希望能够把古琴抓一下。当时的心态是古琴应该要抢救。大概到了 2003 年以后，

我觉得古琴又很青春，好像到了不用抢救的样子。到今天，我觉得古琴得到一个疯狂发展的那

么一个阶段。到处都有很多琴馆。我觉得现在也是存在很多弊端的，我很担心的。因为现在乱

发教师教古琴的证的，飞行团教学的，在全国请来国外的琴家来中国教琴的有很多很多，我还

是非常担忧，希望我们古琴能有一个有序健康的发展，谢谢大家！” 

 

⾼培芬（⼭东古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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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子谦先生的友谊是从我收藏的一张蕉叶琴的故事开始的。 

1986 年 6 月上海举行“纪念今虞琴社五十周年暨张子谦艺术生涯七十五周年”的活动，当

时我携收藏多年的明代蕉叶古琴“龙啸天风”去上海文联祝贺。在大厅里张子谦先生一眼就看

到了我的蕉叶琴。张老很激动，像与多年的旧友重逢似的，反复抚摸欣赏这张蕉叶琴。当时我

很不理解，张老一席话解开了其中谜。 

张老回忆说：“我与你这张蕉叶琴是老朋友了，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认识了。我弹过此琴，印

象极深，不但松透圆润，音量更是洪亮如钟，在诸蕉叶琴中是出类拔萃的”。 

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张老还能记住这张琴，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这张蕉叶琴与张老收藏的

两张蕉叶琴特别相似，因此五十多年前曾被张老合称为“蕉叶三姐妹”。张老自己收藏的两张蕉

叶琴是“沧海龙吟”和“秋江雁”，他特别钟爱这两张琴， 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双蕉琴馆”，

喜爱程度可想而知。后来不幸丢失一张，张老一直很怀念那张琴。与我相逢，看到了我这张蕉

叶琴便又勾起了他的回忆。 

开会期间张老又邀请我和丈夫张富森携琴到上海虹桥路 50 弄 8 号 102 室他家中做客。抚摸

这张琴张老又回想起很多往事。张老说：“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琴是五十多年前在上海；今日与琴

重逢又是在上海，所不同的是琴的主人已更换了。你们能收藏这张琴应该感到很荣幸。我们认

识又是因为这张琴，这就是琴缘啊!” 

张老与我的古琴老师张育瑾、王凤襄先生也是旧友，他又回忆起几十年前去山东与张育瑾、

王凤襄夫妇俩交流琴艺的情景，他讲：“山东的《长门怨》、《捣衣》两琴曲很有特色，我也弹。

你们要好好地继承张育瑾、王凤襄老师的古琴艺术、发扬山东诸城派古琴艺术。” 

随后张老让我弹奏了诸城派古琴的一些曲目，我又自弹自唱了自己写的琴歌，由张富森箫

伴奏，并向张老请教。当时张老兴致很高，也自弹自唱了几段，边唱边说，给了我们很多指教

和鼓励，并传授给我们一些唱弦的方法。弹琴交流间隙张老还让家人给我们端来了茶点。我印

象深刻地记得是在 80 年代并不常见的奶油蛋糕和冰激凌。 

之后张老静下心来，弹了《龙翔操》、老《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普庵咒》等曲目。张

老那刚柔相济、松透苍老的琴韵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决心拜张老为师常来学习。张老说：

“不久我就要去天津常住。你从山东到天津比较方便，以后我们在天津见面嘛。” 

马上与张老道别了，张老知道我们喜爱书法，说：“我写几个字给你们留作纪念吧。”张老

谦虚地说写不好，但他要写的是他比较喜爱的一首自己创作的诗，以纪念我们的相会。诗是这

样写的： 

“匆匆岁月去如烟，弹指光阴八十年。惭愧一生希建树，苍黄两度被拘牵。光天化日来非

易，琴韵书声乐自然，晚岁安宁端赖党，铭心刻骨报无缘。 

——培芬富森同志正 张子谦题 1986 年 6 月 29 日” 

最后张老风趣地说：“写得不好，也得盖一方印吧。这是我取工资用的印章，就用它吧。”  

张老这幅珍贵的亲笔手迹至今已写了 30 年多了，我们还一直完整如初地珍藏着。每当看到

这幅书法作品，读到这首诗，张老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张老没有旧文人那种孤芳

自赏故作清高的风气，而是一位温厚谦逊、平易近人、对人态度和蔼、诲人不倦的师长。无论

是初交还是旧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都一视同仁、热情相待。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但还异常谦虚，因此受到琴界的尊重。 

自上海后，我在天津常德道常向张老学习古琴。我每次去都很准时，早上 9 点整敲门时张

老家的大钟正好响起。张老夸我是讲信用守时间的人。后听张老的家人讲，张老也是这样的人，

生活极有规律，每天起床、吃饭、睡觉都有固定时间。想来张老的长寿多少也与此有关。 

张老上课也极其认真。记得在学《龙翔操》一曲时，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弹奏地很熟了，

但张老听后却非常仔细地指出曲子的一些细节要求，并反复示范，讲解要领。有时课上到中午

使全家人都等着吃饭。我很不好意思，多次告辞，但张老却非常认真，仍耐心讲解，直到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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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满意，才结束。我有时因故不能去天津学习，就写信向先生请教，张老总是很快亲笔回信，

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如今张子谦先生虽已离开多年，可每当我弹起我的蕉叶琴，总会常常怀念张老。先生的教

诲和为人深深影响了我。先生精深的琴艺以及他认真的治学精神和涵养情操，使我多年后仍能

从中获益，始终滋养着我的琴学之路。 

	

	

再忆张师⼦谦先⽣──从⼏封信谈起 
               

              姚公白（香港古琴家、中国非物质⽂化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原上海今虞琴社会员)
来稿 

 
⼗年前,我刚从上海退休不久,就被邀请到香港志莲净苑⽂化部从事古琴的教学⼯作。当

年正值张师⼦谦先⽣诞辰 110 周年，我应邀写了《⼭中忆故⼈——写在张师⼦谦诞辰 110
周年》,概要地回忆⼦谦师对我关怀、鞭策和教导，以及与先君姚丙炎的交谊,先君去世后，
他想⽅设法地希望我能从事古琴的专职⼯作。 

自吴景略先⽣于 1957 年离沪赴津⼊中央音乐学院后，上世纪五六⼗年代沪上今虞琴社
由吴振平任社长，社务⼯作主要是⼦谦师与振平师在张罗，发通知、打电话、约⼈商量、
对外联络……记忆中家里有不少张师的来信，⼤都是寥寥数语的短信,却充分体现了⼦谦师
谦和的为⼈,对古琴事业的热情和对姚丙炎琴乐琴学的支持。在岁月的“洗礼”中，信已所剩
⽆⼏。现将⼿頭的⼏页张师的⼿书录于下，结合張⼦謙《操缦琐记》略作说明。 
 
（⼀）1956 年 11 月 13 日张⼦谦致姚丙炎信： 

炳（丙）炎兄： 

兹因沈阳东北音专拟聘我兄任教师，托弟征求意见。兄办公处电话 64941 屡打不通，接

信后请在办公时间打电话 30023 国棉三厂叫弟接话，晚间可打 77277 弟寓电话叫三楼张

家可也。匆上即请刻安 

                                             弟张子谦上十一、十三 

 
这封信虽未写明某某年份，但上海的电话号在 1957 年才由五位数改为六位数，因此这封信
当在 1957 年前。因为通过 1953 年的《幽兰》打谱交流，査⾩西先⽣与姚丙炎开始了近⼗
年的频繁的通信联系，1956 年的全国古琴采访活动后，査⾩西先⽣不仅推荐徐元白先⽣⼊
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也推荐姚丙炎去沈阳东北音专任教，所以才有沈音委托张⼦谦先⽣的
征求信。元白先⽣未能北上从教，是因为 1956 年底他已病重，难以北上。元白先⽣于 1957
年 3 月初去世，⽽姚丙炎因不愿意从事古琴专职教学⼯作，故也未北上任教。 
 
（⼆）1957 年 7 月 24 日张⼦谦致姚丙炎信： 

炳（丙）炎兄： 

多日不见了，甚念。 

琴会的通知，谅已收到。我们廿七日下午二时至六时，在音乐家协会练习合奏，晚上到公

园，你如抽得出时间，希望你在六时前来音协，可以练习一二遍，万一不能，晚上请你一

定到公园，因为瑟没有人弹，非你来不可，请千万注意为盼。 

                                      弟张子谦上  7，24。 377277 

 
这封信也未写明年份，但电话已在原五位数前加了⼀位“3”，可知此信在 1957 年后上海的电
话六位数⼀直沿用⾄⼋⼗年代后。《操缦琐记》第⼋册第 381 页“七月廿⼆日”日记有“建侯
（汪建侯）邀往公用电机厂参加晚会节目，我与吉儒、伯炎、丙炎合奏《梅花三弄》，成绩
尚可。”自吴景略先⽣北上中央音院任教后，今虞琴社的合奏节目，常要求姚丙炎弹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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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琴社时有参加⼀些公益性活动，张师不仅是倡导者组织者，更是积极参与者。 
 
（三）1958 年 3 月 15 日张⼦谦致姚丙炎信： 

丙炎兄 

我们已在音协活动过数次，本定本月十六日月集，现因事取销（消）,大约可于廿三日

举行，通知不久可发出，星期三晚（十九日）我们均须去练习，有暇希望你来一谈，

值班制是我们共同议定，兹寄上值日表二纸，希誊收。此请刻安 

                                        弟张子谦上三月十五日 

 
由这封信可知今虞琴社在上世纪五⼗年代后期还是相当活跃的，但因受到活动场地的限
制，社员对⼀些社会活动的兴致渐退，琴社的⼀些乐器也常因没固定的演出活动⽽搬迁，
后在吴振平、张⼦谦等的努⼒下，上海音协予以极⼤支持，并腾出地⽅供琴社活动。《操缦
琐记》第九册记录了应学校之邀、应区政协之邀等出席演出，今虞琴社本身又有星集、月
集。如第 393 页后页：“恢复月集，定⼀月⼗九日，先假王⽂铨寓中先聚⼀次，随后再作计
较。星集现在振平寓中殊多不便，也须设法重⾏布置。”月集规模稍⼤，就得借地⽅举⾏，
第 394 页后页即记录了 1958 年 2 月 19 日第⼆次月集假座黎明中学举⾏的经过，从中可见
张师与振平师当年的热情与实⼲精神。第 395 页前页的“三月五日”记录了音协的⼤⼒支
持：“晨忽得音协李鹰电话，关于⼗四⼗五⼗六日演出，要节目事，并附带问，我社有何困
难，当告知社址没有，⽆法推动练习，致业务荒疏，⼏有不能演出之势，彼即慨然以音协
假我作每周练习及星集、月集之用，此乃⼀年来所求之不得者，⼀朝得如愿以偿，快何如
之。”此后数页记录了当年张、吴两⼈为琴社活动地迁址⽽忙碌搬乐器、召集常务会议、确
定演出组章程、讨论拟定值日制度，拟定“今虞琴社红专规划”（笔者⼿头还保留了⼀份 1958
年 3 月油印的规划书），1958 年的三月可谓忙碌之月、喜欣之月。 
 
（四）1959 年 3 月 27 日张⼦谦致姚丙炎信 

炳（丙）炎我兄： 

昨晚接到来信，及琴谱一份，连夜弹了一遍，组织得非常之好，不但气氛饱满，重复

处换弦换位，尤为生动有情，可惜一时弹不熟，很希望听你弹一遍。星期日（廿九

日）晚间如有暇，盼来我处一晤，稍迟无妨，十时前都可以来。倘大门已关，请拉门

铃。此致 

  敬礼张剑同志附笔问好                  

   弟张子谦上  1959，3，27 

 
张师在此信中所⾔及的琴谱，即是姚丙炎完成《酒狂》⼀曲打谱后所记的初略的简谱减字
谱，当年姚丙炎完成《酒狂》的打谱整理后，曾请了⼀些琴友听，⼤都认为这样的节奏处
理太“时新”了，不符合中正和平的古琴音乐。但张⼦谦先⽣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并给姚丙
炎很⼤的支持。同年 8 月中下旬姚丙炎应邀赴北京出席《胡笳⼗⼋拍》音乐座谈会，期间
⽆意间弹了《酒狂》，在北京引起了很⼤的反响，得到琴界乃⾄音乐界的重视与接受。⼦谦
师与振平师非常支持甚⾄认可姚丙炎的古琴打谱，他们常常是姚丙炎打谱曲的第⼀听众，
在肯定的同时也会提出宝贵的意见。姚丙炎的古琴打谱集《琴曲钩沉》如今终于面世，与
当年他们的极⼒敦促和支持分不开，书名还是他们坚持拟定的。 
曾经读到过 1959 年 8 月下旬张⼦谦致姚丙炎的信，信的⼤意是：他在姚家附近的天蝉舞台
听报告，完毕后顺便⾄姚家⼀看。听老太太（姚丙炎之母）说姚丙炎于⼗九日上午五点多
钟抵京，会期改期到下旬，现在差不多结束了。老太太望姚丙炎开会后如⽆什么事就早点
回来，在外⽆论如何，总要辛苦点。加之天⽓太热，早点回来，可以多休息⼏天，望千万
注意身体为要。查⾩西、吴景略等琴友想朝⼣见面，请代为问好。他本⼈的身体已差不多
完全恢复，琴社照常练习，日来情况尚好。不多述，容面谈…… 

1959 年 8 月下旬是姚丙炎应邀进京出席《胡笳⼗⼋拍》音乐会及学术座谈会期间，姚
丙炎初得到邀请时还有些“迟疑”是否去京，但⼦谦先⽣“⼒促其⾏”。《操缦琐记》第九册第
424 页前页的⼋月廿⼀日：“北京琴会来信，述中国音协拟在京举⾏《胡笳⼗⼋拍》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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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嘱准备资料及弹奏，前往参加。余以不弹此曲，毫⽆研究，乃复信说明。继闻⼤规模
的座谈会中⽌进⾏，仅邀少数⼈往京商谈。上海⽅面仅姚丙炎被邀，丙炎初尚迟疑，不拟
去，余⼒促其⾏，结果于⼗七日成⾏。”第 424 页后页的⼋月廿九日：“得丙炎电话，已回
申，略述北京情况，颇为满意，琴会招待尤周到，认为此⾏意义颇深，详情约见面时再
谈。”后两⼈见面时，张⼦谦将此尚未寄出的信直接交给姚丙炎。 
 
（五）1980 年张⼦谦“贺丙炎兄退休（和原韵）”： 
琴人从事千秋业，操缦相知一片心。赢得消闲新岁月，从今朝夕奏仙音。 

又 

七条弦上寄幽思，卅载相交喜共知。抛却俗尘千万斛，手挥目送更多时。 

子谦未是草 

 

上诗是⼦谦先⽣步姚丙炎“退休有感”诗之韵的贺诗，当年姚丙炎退休后作了⼀首七绝
“退休有感”未是草： 
 

不从老去优余岁，却向琴中苦用心。安是名利忘于止，此间消息有知音。 

 
张师⼦谦先⽣年长先君姚丙炎⼆⼗⼀岁，当先君退休时，⼦谦师已是⼋⼗出头的⼈了，
1980 年 1 月由沈仲章、张⼦谦、姚丙炎、樊伯炎、⽯焕堂、蔡龙云六⼈发起今虞琴社复社
（详见《今虞琴社》筹备复社通知）后，他不顾年迈还担当社长，并身体⼒⾏地张罗诸多
社务，团结琴友去做他理想中的千秋业。 

张师⼦谦先⽣的晚年是在天津度过的，记得他还曾来信关⼼我的状况，关⼼我整理
《琴曲钩沉》的进度，关⼼我的琴乐琴学进展。今年是⼦谦师诞辰 120 周年，先⽣的音容
笑貌又浮现眼前，他虚怀若⾕的胸怀，团结琴⼈的作风，他关怀后辈为古琴的传承发展⽽
执着追求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同⼗年前⼀样，又因为课务缠身⽽未能参加
这次纪念盛会，但可告慰先⽣的是，我基本完成了对先君姚丙炎琴乐琴学的整理，先后整
理出版了《姚丙炎古琴艺术》《琴曲钩沉》《唐代陈拙论古琴指法》等先君遗作，没有辜负
⼦谦师、振平师等诸多师长的殷切期望。                      

2019 年 10 月 21 日于香港海星湾畔 
 

 
 

	


